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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小伙子接过学生
的鼠标，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
击，耳麦里一阵砍杀声，看得那俩
学生两眼放光，神情激动，心道老
大真是无所不能，不但代做家庭
作业，而且代玩游戏都这么在行。

人才啊，在哪儿都受欢迎。
两个学生把骆家龙供得比亲爹都
亲。

“老大，喝一杯。”其中一个
递着可乐。

“老大，给你包烟，我爸的。”
另一个也贿赂着。

老大不是别人，正是脱胎换
骨的骆家龙。他喝着饮料，点了支
烟，教着两个屁孩怎么玩，对于学
编程的，游戏里开后门加外挂就
像当年翻墙一样，那是手到擒来，
一拨孩子早被他征服得五体投地
了。

“小骆，20号死机，看看去。”
网吧的老板叫着，他年龄不大，和
骆家龙相仿。骆家龙应了声，安抚
着几个“小雇主”，奔向前几排找
到 20 号机，娴熟地点着键盘鼠
标，发现硬件故障后，拆了机盖，
叫着网管递工具。

网吧的小老板看着机器人

一般忙碌的骆家龙可高兴了，自
从这人被一群初中生雇到自己的
网吧玩游戏，吃住睡觉都在网吧，
他无意看到这人的能力觉得不
凡，尝试着让他试试代练，可谁知
道发现宝了，这家伙改过的外挂
比花钱买的还实用，而且那十根
手指比机械手还灵，以前的废旧
机器被他一拼装，居然能用。

这不，也就一支烟的工夫，
20号机恢复正常了。小老板叫着
骆家龙过来，看着这位怎么也不
像无业游民的骆家龙问道：“小
骆，你在这儿待得怎么样？”

“挺好。”骆家龙很满足地
道。

“有什么想法没有？”小老板
问道，心思在动着。这人进来快一
个月了，自己就管三顿饭和睡觉
的地方，工资都没给一毛钱，现在
问题是，他想留人，可钱又不想给
得太多。

“有。”骆家龙道，想了想，诚
恳道，“孙老板，您得控制一下了，
来这儿的未成年人太多，有些肯
定是有网瘾了，这样下去就太误
人子弟了。”

孙老板眼睛瞪得大了一圈。

听到这个始料未及的想法，他愣
了愣，说道：“还是书生意气呀，贩
毒的就卖给有毒瘾的，开网吧你
不让有网瘾的来，谁还来？再说
了，像你这样有出息的也没出路，
那什么大学不也误人子弟嘛。”

骆家龙一愣，这歪理好像挺
有理，他本人就是一个明证，一抿
嘴，有点后悔自己说这话了。老板
倒是挺开明，征询似的问着：“不管
你什么人，留我这儿干，按网管给
你开工资，比他们高三百，不，五百
……一个月三千五，怎么样？”

嚯！骆家龙一吸凉气，这工
资开得要比在老家当警察可高多
了。他想了想，用几乎是从牙缝里
迸出来的话说道：“这个价格，还
算公道……那老板，我……”

“不用谢我，好好干……这
个月也不白用你，这是两千块，你
先花着，以后工资足月就发。我们
这自由空间网吧，一般没人查，关
键就是技术问题，全靠你了。”老
板塞着钱，拱着手，显得又客气又
豪爽，边安排边接着电话，扣了电
话却是立时要走，走了半晌才看
到还拿着钱在发愣的骆家龙，他
得意地笑了，这么便宜的价格请

了个高手，以后可不用发愁了。
事实上，拿着钱的骆家龙在

自言自语着：“我不是谢你，我是
想说，我干不长了。”

确实干不长了，四十天的时
间快到了，不过拿着沉甸甸钞票
的骆家龙心里突然有了一丝犹
豫，只会开关电源的网管一个月
都挣一两千，懂硬件的更是挣一

倍都不止，就光会玩游戏的到这儿
代练游戏，每月都挣好几千……

为了那个曾经放不下的夙
愿，值得吗？

为了穿上那身警服，放下的
一切都值得吗？

他有点迷茫，甚至这个时
候，比他刚下车时那种没有方向
感的迷茫更严重。

逆境时时间总是过得很慢，
而顺境却显得很快，快到你不知
不觉。

汪慎修就有这种感觉，走上
领班位置数日已经是风生水起，
每日里徜徉在灯红酒绿和纸醉金
迷中，早不知道凡间的时间已经
过了多少。每日里睡到中午，吃完
饭就陆续有生意了，会一直忙碌
到深夜。

刚开始不适应，这个领班也
不是那么好当的，他连班干部也
没有当过，一下子领着如此多的
前台、服务生，以及藏在暗处的一
群莺莺燕燕，要在这些人中做到
平衡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时代不同了，大茶壶也
不是那么好当的了。最起码察言
观色这一关不好过，难就难在毕

竟你无法一眼窥知客人的取向以
及喜好。

领班的责任就是让客人更
爽快一点，别人看起来难，可汪慎
修渐渐发现在学校学过的那点可
怜的心理学居然很有用处，最起
码他能看到这些眼光或空洞，或
淫邪，或迷离的客人来此的目的
何在，是想小喝一口，还是想大醉
一场，或者还是想来个露水良宵。
把握住这些关键，没过几天，领班
汪慎修已经成了帝豪夜总会有史
以来评价最优秀的领班。

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对于
他是另外一种观感，谈笑自若地
和来来往往的美女们说两句俏皮
话，点头哈腰地把财气十足的客
人迎进门，站在霓虹闪烁的门厅，
回想着落魄时的自己，此时已经
恍如在天堂了。不过他摸着口袋
里每天厚厚的小费，时而清醒，时
而迷茫，时而觉得醇酒佳人夫复
何求，可时而又会觉得：这，似乎
不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风骚。

他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因为
心里记得很清楚，这是最后一夜。

也是这一个零点刚过的时
候，余罪突然醒了，在孤寂的一家

小旅馆里，他默默地点了一根烟。
这时，他接到了豆晓波的电话，豆
晓波还和李二冬结伴着，两人是在
询问回归的事宜，中心的意思是：
这贴小广告不会被清除出列吧？

余罪安慰了一番道，肯定不
会，我比你们犯的事重。

通完话，余罪抽着闷烟想
着初来滨海的时候，他很从容，
根本不纠结，而许平秋告诉他，
如果选择全部放弃的时候，他希
望余罪也能是这种心态，那样的
话就不会留下什么遗憾了。而现
在，他却没来由地觉得很遗憾，
也是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自
己的骨子里还是钟情于那个虚无
的梦想。

也在这一刻，严德标蓦地从
被窝里翻身起坐，旁边睡的细妹
子惊醒起身看时，发现他惊得出
了一身冷汗。他梦见自己被督察
带走了，梦见被赶出警队了，
犯事的原因是生活作风问题。
醒来才暗叫庆幸，亏是还没当警
察，他回头看着细妹子一身麦色
的皮肤，姣好的脸蛋，有
点后悔做下禽兽不如的
事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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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又到铁牛春耕时
蔡增俊

春日里，我们几位郑州市第一批拖拉机手，
经 50 多年的分别，相约到我家中来聚会。当年，
在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期，最明星、最现代、最光
荣，有 120名职工的模范单位，如今仅剩下这几张
老态龙钟、年轮纵横的老脸了。当年的翩翩少
年，如今已是白发苍颜、策杖而行的耄耋老人。

大家回忆起那万马奔腾、如火如荼的年代，
不由百感交集。

1954 年春，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
来，国家从当时的“华南垦殖局”调来一部苏制德
特-54 拖拉机，在北郊的陈砦村，成立了“拖拉机
站”。4 月初，开始为该村机耕土地。消息传出
后，一时惊动了郑郊的广大农民朋友。各乡各村
纷纷组织人员前来参观，每天达数千人之多。大
家见轰轰隆隆的机器开过去后，尚带地温的黄土
地，像黄河中的波浪一样被翻转过来，耕深八寸、
耕幅五尺，草肥深埋，沟边整齐，无不拍手称快，
高兴异常，大大提高了农民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
水平。

一位家住荥阳姓任的农民，已经 78 岁了，由
他的两个儿子用独轮车，推了一天前来参观。当
机头停在地头时，任老汉忙上前一步，拉住女驾
驶员闫继泉同志的手说道：“闺女，我快 80 岁了，

在入土之前能看到这‘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
的神话，死了也不亏了，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
咱们带来的福啊！”说得激情满怀、热泪盈眶。

1955 年春夏之际，国家又从东欧进口了大
批农业机械，急需一批驾驶人员，便在《郑州日
报》上刊登招生广告，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 50
名，学习拖拉机驾驶技术。10 天之内报名的有
志青年达 1000 余人。经政审、体检和文化考试，
最后录取了我们 18位同学和 30多位转业军人。

“蓝天白云，野花飘香，我们驾驭铁牛，奔驰
在田野上……”记得我们 18 位同学是唱着这首

《拖拉机手之歌》到冬耕前线沟赵村报到的，随即
被分配到各个机车上，开始了学员生涯，半年后，
我们基本掌握了驾驶技术，开始独立工作，成了
一名真正的拖拉机手。

1956年春，全国各地掀起了农业生产合作化
高潮，我们的拖拉机增加了 20 多台，人员从成立
时的 30 人猛增到 120 余人，编制了三个机耕
队。为了加强领导，省里派农村工作部部长张
俊卿同志任站长。我们的作业面积从最初的数
百亩，增加到十几万亩。凡机耕过的土地，都
增产两成，各乡镇村社都来和我们订立机耕合
同。我们的机车跑遍了郑郊的各个乡村。在陈

砦村成立集体农庄的大会上，有省市领导为我
们拖拉机站的代表赵智同志带上了大红花，并
肯定了我们所起的示范教育和促进农业合作化
的特别作用。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兴起，我们的农机具
下放到郑郊五大人民公社，100 多位驾驶员被重
新安排调动，开始了分门别户的工作。我们在各
自的岗位上“别后唯相思，天涯共明月”生活了几
十年，从未有再见面的机会。直至退休后的多年
寻访，终有今日的聚会。

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普通一兵，我们是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建设者、参与者。我们
经历了“东郊黄沙西郊雨，古荥沟坎黄河泥”，体
会了种田人的苦辣酸甜，见证了广大农民对社会
主义道路的衷心拥护，更懂得了党在各个时期所
制定的伟大政策。

我们这些郑州市第一批拖拉机手分别了 50
多年，望着彼此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仿佛又到
了铁牛春耕时，闻到一股新翻土地的清新芬芳气
息。伟大的中国梦正在逐步实现，对此，大家不
约而同地笑道：“我们虽然老矣，能看到今日这蒸
蒸日上、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此生足矣，我们无
怨无悔。”

散文

春访桃花潭
王剑

正在水冬镇那条青石板和鹅卵
石铺成的巷子里走着，桃花潭突然
从唐诗里跳出来，拦住了我们的去
路。

从踏歌古岸的窗口望去，桃花
潭碧波潋滟，风姿绰约。对岸，两
座相连的山岗赫然在目，北面的叫
垒玉墩，南面的叫彩虹岗。山岗临
江的一面，岩石裸露，千姿百态，颇
为壮观。垒玉墩上有桃数株，灼灼
其华，倒映在深得发绿的潭水中，
灿然若霞。“千尺潭光九里烟，桃花
如雨柳如绵。”目光朦胧中，我似乎
看见李白驾一只轻舟，从青弋江上
迤逦而来。

李白来泾县，一是为赴汪伦之
约，二是为消心中之愁。在唐代，
李白是一个很会发愁的诗人。杯中
多少酒，他就有多少愁。天宝十二
年 (公元 753 年)，李白 53 岁。早年
他仗剑出川，踌躇满志，然而在政
治漩涡里几番挣扎，竟然“大道如
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天天独坐
在敬亭山上，吟诵着“抽刀断水水
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
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诗
句，为自己疼痛的内心疗伤。

“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
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
店。”汪伦情真意切的邀请，让落魄
的李白心有所动。他决定来泾县，
找一找心中的“桃花源”。

泾县真的有“十里桃花”和“万
家酒店”吗？没有。泾县有的只是
汪伦的真情。汪伦对李白非常热
情，宴席很豪奢，不但有美酒珍馐，
还有歌舞佐酒，而且通宵达旦：“我
来感意气，槌熙列珍肴”，“永夜达
五更，吴俞送琼杯。酒酣欲起舞，
四 座 歌 相 催 ”。 李 白 在 此 盘 桓 数
日 ，与 汪 伦 诗 酒 唱 和 ，流 连 忘 返 。
临走时汪伦赠给李白八匹马，十匹
官锦，并率族人踏歌送行。

李白十分感动。在唐代，李白
常常为别人的真情而感动。当时宣
州城里有一个酿酒的老头，姓纪，
人 称“ 纪 叟 ”，他 酿 的 酒 俗 名 叫 作

“老春”。李白生性爱酒，也很喜欢
喝他的酒。一个善酿，一个善饮，
二人就是这么点交情。后来有一
天，纪叟死了，李白很伤感，就写了
一首诗给他。“纪叟黄泉里，还应酿
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尽管寥寥二十个字，却是对一个普
通老人的最真诚而朴素的悼念。再
看 一 首 ：“ 我 宿 五 松 下 ，即 了 无 所
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
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
母，三谢不得餐。”面对一碗米饭，
面对五松山下老妇人荀媪的一个跪
进，李白竟然止不住内心的歉疚和
感激，而竟然“不能餐”了。

现在，李白禁不住又感动了。
为春意盎然的泾县，为盛情款待自
己并踏歌送行的汪伦。“李白乘舟
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
水 深 千 尺 ，不 及 汪 伦 送 我 情 。”我
想，李白写这首诗时，一定是流了
眼泪的。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
只能用真诚回报真诚。在皖南的青
弋江边，在那个春日的午后，唐代
的两个真诚的人，共同完成了一首
千古绝唱。

“古渡依山岸，空潭忆落霞。飘
零逐客地，黯淡故人家。行静移舟
晚，风寒送日斜。至今轻薄水，不
敢问桃花。”如今，一千多年的风雨
过去了，一代名士汪伦，依然安睡
在彩虹岗上的草丛里。

陪伴他的除了夕阳的余晖，还有
一首唐诗，以及永远清澈的桃花潭。

绿城杂俎

人类不服宿命
高玉成

前不久，韩国九段棋手李世石和谷歌智
能机器人阿尔法进行的“人机大战”，人类输给
了机器，说明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已经达到了一
个很高的水平；机器人的发展前景已经不只是
帮助人类干点粗活累活，而是可以和人作对，
并且战胜人类了。

这难免使人想象，智能机器人再过几十
年、几百年，或者更长时间，会是什么情形！那
时候，人类恐怕将不只是在棋盘上绝无胜算，
其他智力对抗也都可能甘拜下风；剩下的办
法，也许只能是让机器人去战胜机器人了。也
就是说，人类只能竞相研发更高水平的智能机
器人，以便在对抗中处于优势，而这又势必刺
激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不断达到我们现在难以
想象的水平。今天的科幻，成了未来的现实；
今天的梦想，成了未来的生活，真正是“只有你
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到的”，一切都变得匪
夷所思！

但是，“机器人威胁论”者也担心，智能机
器人的发展对人类可能是一场灾难。那时候，
机器人不仅超越了人类的智力，还具备了思维
和创造力，挣脱了人类的控制，出来和人类争
夺生存空间了。那时候，人类与机器人的对
抗，也许正像今天的李世石一样输得一塌糊
涂，甚至被机器人“终结”掉……

而当世界上只剩下机器人的时候，他们
将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创建自己的
家园，构建自己的社会。《圣经》不是说人是上
帝创造的吗？我们就是机器人的上帝，但我们
却像上帝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机器人
像我们现在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或许他
们也会写出“庄周梦蝶”的故事，搞不清他们是
人类做的梦，还是人类是他们做的梦了！

玩笑开过后，又想起科幻小说家阿西莫
夫的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
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除非违背第一
条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第三，在不
违背第一和第二条法则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
己。”但真到那时候，是不是违背第一条法则，
恐怕就由不得人类了。去年，理论物理学家霍
金联系了12000人签名致函联合国，呼吁发布
禁止自动化武器研制法案，关注人工智能的潜
在威胁。联合国至今没有回应，说明机器人的
威胁是否被夸大了，还没有定论。科技发展是
必然趋势，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不会停止，就像
核武器威胁人类却仍被制造一样。机器人将
来真的会成为人类的“终结者”吗？提出这个
问题，就是人类并不服从这种宿命！

新书架

《落叶》
刘 菲

《落叶》被认为是威尔·杜兰特最重要
的作品，没有之一，他倾注了六十余年来研
究这个世界上的哲学、宗教、艺术、科学、历
史与文化，并以唯有他这样的大师级思想
家和作家方能给出的答案回应读者。这些
含有深刻见解的信息，是给予那些寻找生
活意义或是寻找有学问的朋友充作人生向
导的人的。

在杜兰特人生的最后十年，一直有读者
写信让他谈谈对人类生命和命运还有整个
社会发展趋势的看法，他用《落叶》一书作
为答案，表达出了对这些宽泛主题的见解，
包括性、战争、人生各个阶段、思想、灵魂以
及战争、社会福利、科学及荣耀等重大社会
问题。

作者威尔·杜兰特，美国著名学者。杜兰
特致力于将哲学和知识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解
放出来。威尔·杜兰特的《历史的教训》一书，
被选为中纪委监察网网站 2015年首推书。

博古斋

石头和尚的“药方”
马承钧

普陀山法雨寺大雄宝殿山墙外，见有
一帖“无际大师心药方”。此药方是：“慈悲
心一片，好肚肠一条，温柔半两，道理三分，
信行要紧，中直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
宽容三钱，方便不拘多少。”末尾道：“以上
十味，若能全用，可致上福上寿，成佛作祖，
灭罪延年，消灾免患……”

这药方，不只“药材”难买，“服药”方法
更是“另类”，墙上写道：“此药用宽心锅慢
炒，不要焦、不要躁，去火性三分，于平底盆
内细细研碎……每日进三服，不拘时辰，用
和气汤送下，果能依此服之，无病不瘥。”

好一个“无病不瘥”，真令人拍案叫
绝！常言说“身病好治心难医”，想起世间
有多少胸襟狭窄、沽名钓誉、患得患失、贪
得无厌的心病患者，或为捞取功名劳心伤
神，或为不义之财神魂颠倒，或为争权夺利
钩心斗角，弄得忧心如焚、萎靡不振、惶惶
不可终日，以致积劳成疾、病魔缠身，为化

险为夷逃出“囧境”，又不得不四处求医问
药、烧香磕头，吞下各种各样汤汤丸丸根根
草草却无济于事……

这些“病魔缠身”者倘早服下无际大师
这“十味妙方”，岂不“药”到病除了吗？

“ 无 际 大 师 ”乃 唐 朝 高 僧 希 迁 法 师
（700—790 年），相传为禅宗六祖慧能再传
弟子。因在南岳衡山一块巨石上结庐而
居，人称“石头和尚”，90 岁时在南台寺圆
寂，唐德宗赐谥号“无际大师”。

这份“心药方”虽寥寥百言，却字字真
知灼见！它妙趣横生又饱含哲思，充满积
极的人生态度和处世真谛，可谓不是药方
胜药方，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尤其拥有
极大的普世价值。当然，要想“药到病除”，
关键在于每个人的悟性，正所谓“心诚则
灵”也。难怪法雨寺佛经云：“此方绝妙合
天机，不用卢师扁鹊医。普劝善男并信女，
急须对治莫狐疑。”

掌故

染料史话
陈永坤

据《周礼》记载，早在周朝就有“染人”和“掌染草”
的官职，掌管原料和印染工作。当时用染料染的衣服，
只准皇帝和官员们穿用，而且只有熏（淡红）、玄（黑）两
种颜色。

到了秦汉以后，原料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颜色的
种类也多了。皇室朝服由熏玄改为大黄大绿。平民也
可以穿染色衣服。生产和经营染料风靡一时。据司马
迁在《货殖传》中记载，当时已开始大量生产栀（蓝色）、
茜（红色）、姜（黄色）、韭（绿色）等植物染料，红、黄、蓝
是基本色，可以配出其他各种颜色来。但当时还不能
直接染出黑色，必须先染蓝以后再染黑。另外还有一
种矿物质染料（有颜色的土质），古代叫“石染”，有红、
赭、青、黄等色。“石染”的衣服怕水洗，因此用途不广。

到了明清，我国的染料应用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
高的水平，染房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乾隆时，有人这样
描写上海的染房：“染工有蓝坊，染天青、淡青、月下白；
有红坊，染大红、露桃红；有漂房，染黄糙为白；有杂色
坊，染黄、绿、黑、紫、虾、青、佛面金等。”此外，比较复杂
的印花技术也有了发展。

李强 书法

武陵印象之三（钢笔画） 梁尔谷


